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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年 2 月 5 日，仲星火
生于安徽亳州。1946 年，他来
到山东临沂解放区，进入山东
大学文艺系。当时山大是一所
革命干部学校，仲星火经常到
前线和农村进行红色宣传演
出，演技得到了锻炼。

在解放战争的炮火声中，
仲星火随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工
团南下，1949 年进驻上海并随
文工团一队被分配到了上海电
影制片厂，他出演的角色平实
正气、纯净无华、有血有肉。

观众们称赞仲星火是个适
应性很强、戏路很宽的优秀演
员。他不仅能演工农兵、干部、

民警和知识分子，难度很大的
喜剧人物、反派角色他也能演
得活灵活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仲
星火演艺生涯的黄金时期。
1950 年，他在《农家乐》中演村
长；1952 年，他在黑白故事影
片《南征北战》里演机枪手刘永
贵；1956 年，他在《铁道游击
队》中演彭亮。新中国十周年
大庆时，他参与拍摄的《聂耳》

《老兵新传》等片入选文化部
“共和国十周年 18 部献礼影
片”，轻喜剧风格的《今天我休
息》尤其受好评。

1960 年，仲星火与张瑞芳

合作拍摄电影名作《李双双》，
他扮演男主角孙喜旺。影片在
全国上映后好评如潮，仲星火
因此获得百花奖最佳男配角
奖。老舍先生欣然为他题词：

“百花喜旺，星火燎原。”
仲星火的第二个电影时

期，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
1979 年电影《傲蕾·一兰》里的
父亲希尔奇伊，到 1980 年《巴
山 夜 雨》里 的 民 警 老 王 ，从
1981 年《月亮湾的笑声》里的
庆亮，再到1994年《乔迁之喜》
的严主任等，演的多为正面人
物。这一时期，仲星火迎来了
他银幕的第二个春天。（综合）

仲星火演艺生涯回顾

表演艺术家仲星火病逝，享年90岁

星火长“休息”“心火”永不熄

仲星火走得有点突然。著名电
影导演、曾与仲星火合作过10多部影
片的江平透露说，今年 3月，仲老被
查出直肠癌，4月做了手术。手术非
常成功。

术后，江平前去探望，仲老当着
家人的面对江平乐呵呵地说：“我没
事，只是直肠息肉。”直到最后病重
时，他才悄悄告诉江平，自己其实早
就知道患了癌。“家里人瞒着我，我也
就当不知道，这样才能让他们心里踏
实点。”

重阳节那天，家人团聚，仲老身
子日趋健朗，吃着梅菜扣肉，乐乐呵
呵。孰料一个月后便再次入院——

癌细胞扩散了！但老人脑子很清醒，
他生前曾多次嘱咐家人，自己死后不
要开追悼会，不做遗体告别仪式，也
别设灵堂，“为国家省点丧葬费”。如
果之后病重昏迷，就别躺在医院，回
家去——因为自己是上影厂的老员
工，医药费全额报销。“上影厂不容
易，我们不能总花公家的钱。”不过，
他嘱咐“豆腐饭”要办好，“亲戚朋友
来了，要吃得好点，不要亏待别人。”

12月 25日 11时 52分，在黄浦区
中心医院，仲老停止了呼吸。电影
《今天我休息》里憨厚耿直的好民警
“老马”、亲友同事心目中的大好人仲
星火，永远地“休息”了。

病情：心里很明白

仲老生前参拍的最后一部戏，是
吴天戈导演的电影《毛泽东在上海·
1924》，在电影中，他客串毛泽东故居
的门房老伯。去年冬天，天气特别
冷，老爷子套着大棉袄坐在上海影视
乐园里，一遍一遍地背台词。临到拍
了，一字不差。其实仲老最怕冷，因
为他有哮喘病。上世纪 70年代，也
是在一个大冬天，仲星火参加一部话
剧的演出，按照剧情，他得穿着单薄
的衣服上场，扯着大嗓门喊叫。因为
场地条件差，第二天他就得了支气管
炎，后来又演变成哮喘，一到冬天就
会犯病。所以，他每次拍戏都得裹得
严严实实，不能闻烟味儿，不能受凉。

尽管如此，仲老依然对每个角色
都付出百分百的努力，对电影的热爱
之“火”一直在他的心中燃烧着。他
总挂在嘴边的，是谢晋导演的《舞台
姐妹》里的一句台词：清清白白做人，
认认真真演戏。

18年前，年逾古稀的仲老参拍电
视剧《今天我离休》，扮演60岁的马
天民。在片场，他骑自行车被砖头绊
倒，腿上磨破一大片，血迹斑斑。大
家都吓坏了，他却在休息了几分钟后
把裤腿一放，说：“没伤到骨头，接着
拍吧！”

电视剧《九九腊月红》在西安拍
摄时，仲老已 76岁了。他每天早上
5：30起床，6：30拍戏，有时一直拍到
下午3时才吃午饭，晚上也得工作到
十一二点，一天十几个小时连轴转。
据摄影师胡成弟回忆，当时，仲星火
穿着咖啡色短大衣，搭一条烟灰色围
巾，步履稳健，显得很精神。为了剧
情需要，老爷子暂时扔掉了上海话，
与硬生生落地开花的秦腔较上了
劲。兴平的辣子、岐山的面、没麻达

（陕西方言，“没问题”的意思）都得会
说。导演指导一遍，他试两遍，第三
遍说出来就可乱真了。

拍戏：龙套也认真

年轻时，仲星火的理想是当个作
家，连上大学报的都是文艺系。记者
曾到耄耋之年的仲老家中采访，看到
书柜摆放得满满当当，收拾得井井有
条。窗前一张练习书法的书桌上，文
房四宝俱全。参加革命后，仲星火进
入部队文工团，解放后加入上影厂演
员剧团，一演就是一辈子。

在他扮演的众多角色里，最让人
难忘的还是“马天民”。生活中的仲
老和马天民颇有几分相似，关心他
人，善解人意，谦虚低调，和蔼可亲。
导演江海洋说，圈子里的事，不论大
小，他有叫必到。

1959年 10月，仲星火来到《今天
我休息》剧组报到，当时的他不会想
到，这部戏将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里程
碑。那时上影厂地方小，几个主要演
员就到导演鲁韧家，油印、刻蜡纸，一
步步搞分镜头剧本。厂里要求年底
就要拿出成品，他们便没日没夜，扛
着摄影机到处跑。“我们当时就是用
马天民的精神来鼓励自己的，白天拍
摄，晚上配音。”仲老生前接受采访时
说，“那时36岁的我第一次当主演，
虽然累得流鼻血，但心里很高兴。”

片中有一场马天民水中救小猪
的戏。知情人回忆说，拍戏时已是12
月，又赶上刮北风，气温接近零摄氏

度。摄制组在苏州河畔，利用中午涨
潮的时间拍夏天的戏。天气寒冷，仲
星火却咬着牙跳进了冰冷的河里。
下水之前，仲星火特地在身上涂了一
层厚厚的凡士林防冷。匆匆拍完几
个镜头后，摄制组回到室内有“温水”
的游泳池里继续拍摄。后期制作时，
导演鲁韧把内景与外景巧妙地剪接
组合在了一起。

仲老为自己的表演总结出 8 个
字：兢兢业业，顺其自然。他比较倾
向于生活化的表演风格，不喜欢装模
作样。他扮演的另一个脍炙人口的
角色，就是“李双双”的丈夫孙喜旺。

演员张瑞芳过世后，记者前去采
访仲星火，他回忆起了当年拍摄电影
《李双双》的情景，那时摄制组的生活
非常艰难，演员们每天的食物是南
瓜、面条、盐拌茄子和豆角。仲星火
和大家一起挤在当地的蚕桑小学里
住。夏天的晚上，跳蚤很多，“我们却
不能喷敌敌畏，因为怕杀毒水把蚕宝
宝毒死。”夜深人静时，仲星火暴露在
外的小腿上，密密麻麻地叮满了跳
蚤，他甚至能听到跳蚤在蚊帐里不停
跳动的声音。拍摄结束时，仲星火百
感交集，即兴作了一首打油诗：“南瓜
茄子八十天，而今告别太行山。太行
山上云缭绕，不知何日再相见。”

成功：天民与喜旺

仲老为人开朗豁达，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总是一副乐呵呵
的样子。可很少有人知道，他
因为第二次婚姻被3个亲生女
儿误解至今，双方已数十年没
有来往了。

仲老并不忌讳谈自己的第
一位夫人。刚解放的时候，他
全心扑在电影事业上，经常与
妻子分居两地，可妻子从来没
有埋怨过，每次写信总让他注
意身体。“文革”期间，仲星火被
下放到奉贤农场去劳动，红卫
兵多次上门抄家，逼妻子与他
断绝关系，但她始终没有动

摇。“文革”结束后的第3年，妻
子突发脑溢血去世。那段时
间，仲星火瘦了十几斤。

就在他特别无助、彷徨时，
他遇到了如今的妻子祝芸仪。
那时，祝芸仪是名护士，两人年
龄相仿，很聊得来。孰料，再婚
的两人却遭女儿的误解，没有
蜜月、没有摆酒、没地方住，4
年搬了8次家。仲老生前不太
愿多谈这段经历，只有一次，他
淡淡地说：“那段日子真是很特
别，我觉得人有一些艰苦的回
忆，老了才觉得充实。”

和祝芸仪结婚之后，仲星

火几乎每去一个剧组都带着
她。他经常说，自己这么多年
还能不断拍戏，多亏了身边有
位护士出身的妻子。亲友同事
们经常看到，祝芸仪在片场背
着一个大包，等仲老下了戏，顺
势就递上开水、饼干、毛巾和药
片，细心周到。仲老晚年，夫妇
俩形影不离。祝芸仪常像妈妈
叮嘱孩子似的，按时按点提醒
丈夫有规律地生活。为了她，
仲星火戒了烟酒，他也会常常
开玩笑：“祝芸仪是托儿所阿
姨、是后勤部部长、还是健康委
员会会长。”

晚年：夫妇情意深

仲星火 安徽亳州人，著名电
影演员。1949 年入上海电影制片
厂任演员直至退休，先后在《南征
北战》《今天我休息》《李双双》等经
典影片中塑造了众多脍炙人口的
角色，曾获得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最佳男女配角集体奖、第二届电影
百花奖最佳配角奖。


